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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和贾平凹的《极花》叙事方式比较 
◆马  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55） 

 
摘要：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美国作家威廉•

福克纳的写作手法和思想影响到中国许多作家，贾平凹就是其中之一。

两位均是以处于各自区域南方的故乡为创作温床，来抒发对家乡的热爱

和乡土情怀。本文以《八月之光》和《极花》为例，分析叙事方式方面

的差异和所想呈现的社会现实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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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美国南
方文学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写作手法和思想影响到中国的许多作
家，如荣获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的莫言，还有王蒙、贾平凹等等。
二十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新批评”派的重要成
员之一、对海明威、福克纳、叶芝、艾略特等现代作家、诗人均
有深入研究的克林斯•布鲁克斯曾对福克纳的文学作品做出过很
高的评价：“虽然福克纳对世界观从本质上说是传统保守的，虽
然他往往只把自己看成一个讲故事的人，但他在形式与技巧上的
创新都是令人兴奋的。他大胆和不倦地探索，而且在绝大多数的
情况下都取得了成功。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他的特点……他是美国
最伟大的幽默作家之一，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了悲剧的尊严
和强度。他提供给我们许多细腻而深刻的心理分析……他具有独
创性。”不过福克纳并不是纯粹的意识流作家。他的大部分小说
创作仍隶属于现实主义范畴。通过自创的约克帕纳塔法县和杰佛
生镇如实地反映美国南方的历史，表达对家乡的热爱，抒发对乡
土的情怀。 

贾平凹同样是主要以家乡陕西南部为根基作为自己创作的
温床，用文字描画家乡的山水，体现对故土的热爱，深切地担忧
和反思一些家乡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品中同样含有“悲剧的尊
严和强度”。并且贾平凹自己经常提及其创作思想受福克纳的启
发很深，说到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总是勾起他对家乡山水、河道等
场景的记忆。 

因此，虽然福克纳和贾平凹两个人身处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但是均立足于各自所出生的家乡，喜欢讲述家乡的故事，反映家
乡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观察家乡人和生活结构的变化，深思世
界变化对家乡的影响和冲突。所以从乡土视角来看，两位作家创
作和思想有着较为相似的地方。而且两位作家均不是纯粹的意识
流作家，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现实主义范畴内采用意识流的
一些写作手法。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和贾平凹较新的作
品《极花》均由女性人物主导着故事发展的脉络，并且都反映了
各自社会敏感的话题，且发表之后又都引起一定的争议。因此本
文欲从叙事手法的角度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来说明两位
作家的乡土文学之异同。 

一、相同之处 
1.1 意识流写作手法 
福克纳善于用意识流手法开展其故事情节和进行人物刻画。

贾平凹特别是后期的许多小说也都借助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使其
表现手法更加多样化，且加强了作品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意识流文学着重描写人物内心世界，常用“内心独白”、“自
由联想”、“意识迁移”等技巧展现小说人物真实且时时变化的意
识，突破时空限制，运用在电影制作中经常使用的“多视角”、
“慢镜头”、“闪回”等一些蒙太奇的手法，反映人物视角下周围
事物的状态，揭示对周围事物的理解，从而带动故事的发展，展
现意识流动的多变性和复杂性。\ 

1.2 叙述结构 
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均具有意识流文学的一些特点：故事进

展按照叙述人的思绪安排时间和空间的构架；时空跳跃、交错；
表面看叙事结构松散，线条简单，实则紧密关联，错综复杂；叙
事方式多样，有采用对置、闪回等手法。 

《八月之光》中怀孕的莉娜第一个出场，故事就随着她一路
打听找寻卢卡斯•伯奇开展下去。生完孩子后，带着孩子和坚定
的信念重新踏上寻找卢卡斯•伯奇的行程。似乎只有一条线，实
际上莉娜的故事起到统一结构的作用。从她初到杰佛生镇所见的
一幢住宅着火，所听的一起凶杀案，牵引出另外有关乔•克里斯
默斯和海托华两条并行的情节，而其中莉娜和克里斯默斯两条线
索的主人公表面看似完全没有交集，实则有关联，是莉娜在小说
开头所见所听事情的主人公，并且两条情节线相互对照。而介于
这两主线中间的海托华的故事起到观察与反馈的作用，同时也反
衬着莉娜那条线。由此产生对置，即并列叙事。而三条主线中又
分别套有支线。比如，莉娜的故事中含有卢卡斯•伯奇的故事，
海托华的故事套着其妻的故事。克里斯默斯则牵涉更多人物情
节。由此诞生出一个庞大的故事王国。 

小说从莉娜出现在杰佛生镇到她生下孩子再次上路，前后只
有十天时间，但读者却能了解到几个人的一生甚至其祖辈父辈。
时间随着不同人物的出现，利用闪回等手法，在现在和过去之间
不断穿梭，前后跳跃，使得各种事件更迭交替，前后穿插。 

《极花》是由胡蝶叙事又作为故事的主角，通过她的视角去
观察和见证。虽然只有她一个人贯穿自始至终，但她的叙述中总
是不断插进他人的叙说。比如第二章中九个“黑亮说”，还有其
他章节中的“老老爷说”，其实是叙述人发生了转换，也使叙事
转换了其他具体的视角。另外还有一个游离状态的胡蝶——“我
的魂”，以旁观者的角度描述情节。形成了单视角中又套有几个
限知视角的复杂结构。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讲述故事，即以胡蝶的所思所
想、所见所闻，故事的时空得以来回跳跃。比如，第三章“招魂”
中，“我在想我娘”、“我在想出租大院”、“我在想小水池”和接
下来连续几个“我在想”，都是思绪在回忆和现实之间不停转换
的方式，不仅体现的是意识的流动，还起着倒叙、完善故事前因
后果的作用。这样形成的过去与现时的对话、地理空间和心灵空
间的交错造成了“蒙太奇”式的效果。 

小说中还以隐形方式的空间并置手法完成城乡之间时空的
转换和对比两者的差别。小说的主要发生地是在“圪梁村”，但
通过插叙胡蝶被王总拐卖和对娘、出租大院、小水池等的回忆又
带出“西京城”和胡蝶家乡这两个空间。 

1.3 意象象征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有时作者为了完善、补充其所欲表达的

主题思想和某种深刻的寓意，往往会借助一些具体事物来直接或
间接地揭示。这样做可以延伸描写的内蕴、创造优美的艺术意境，
从而达到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效果。这就是象征手法。 

《八月之光》和《极花》中两位主要女性人物的名字都具有
象征意义。《八月之光》里的莉娜姓格鲁夫，英文中“Grove”意
思是“小树林、林荫道”，暗含“生命”之意。乔•克里斯默斯的
英文名字的缩写 J.C.是 Jesus Christ 的缩写。在这个小说中，应该
不是指他象征神祗，而是暗指他的人生与耶稣有相同之处，即耶
稣是在母亲圣母玛利亚未孕而生之，无生父，耶稣最终受难而死，
而克里斯莫斯也始终困惑于不知生父是谁，恐惧而又反叛，最终
被私刑而死。 

《极花》里胡蝶的名字又何尝不是一种象征。蝴蝶是美丽的，
但是成蝶之前是难看的肉虫，需要破茧而成蝶。胡蝶取此名可能
象征她被拐卖之前的人生也如蝴蝶一般，受到城市的吸引，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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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束缚“飞到”城市，渴望尽快过上城市人的生活，努力想
让自己如城里女孩一样漂亮。没想到正是这样的迫切欲望使得她
遭到被拐卖的命运，又一次回归到被圈禁、被监视的“茧内”生
活，在茧里挣扎、反抗，以期能逃出或被解救回到城市。期间，
又出现“我还是胡蝶吗”的困惑，最终在厌恶-排斥-反抗-适应
-安定的过程中完成了“庄周梦蝶”的自我定位。 

除了姓名具有象征意义以外，两部作品还使用其他一些事物
来代指一些现象和思想。比如《八月之光》里的莉娜像“大地母
亲”一样神圣，用她的单纯、忍耐、信任、自信和阳光的性格带
给人们生命和希望。莉娜出现的八月也是圣母升天节发生时期，
而且她穿着圣母玛利亚衣服的颜色——蓝色，这些都说明她象征
着“光明的孕育者”。克里斯默斯总是摆脱不了圆圈的意象，意
味着他对于自己身份的困惑始终耿耿于怀，想要冲破命运的桎梏
也最终以失败告终。 

《极花》里时常被提及的极花和血葱与小说的主题息息相
关。酷似现实生活中冬虫夏草的极花如同被城市吸引走的急剧减
少至稀缺的农村女性，同时也预示着胡蝶的两次蜕变。而圪梁村
的特产、能增强性欲的血葱象征男性强烈的生理欲望和繁衍的需
求，当然也象征与极花匮乏正好相反的男性数量的充裕和强盛。
小说中其他的事物如高跟鞋、星空、镜子、梦境等也都有其具体
的象征寓意。 

二、不同之处 
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和贾平凹的《极花》均属于现实主义

的意识流小说，当然会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两部作品毕竟是
以不同的文化背景为基础，所以仍有差异。主要体现在叙事角度
和所想表现的主题上。 

2.1 叙事视角 
首先，《八月之光》是福克纳小说中最长的一篇。它把众多

各自独立却又富有个性的声音和意识通过艺术手法聚合在一起，
形成一部复杂的复调式的叙事。全书共出现人物多达六十多人。
该作品以第三人称展开多线索的叙事。非常明显的有三条并行的
线：莉娜•格鲁夫怀着身孕从亚拉巴马州到密西西比州一路寻找
所爱之人；乔•克里斯默斯无法解脱自己身份的困惑而自我毁灭
的悲剧一生；海托华孤傲、封闭但最终得以救赎的故事。而其中
莉娜和克里斯默斯从头至尾没有见过面。两条线索由海托华承担
起桥梁的互通作用：虽然莉娜和克里斯默斯没有任何关系，可是
两人又有诸多的巧合：他们俩都是孤儿；两个人都对自己的姓氏
十分重视；莉娜孩子出生的日子正是克里斯默斯被处以死刑的日
子。其他人物之间也有这样的碰撞。如，海托华和伯顿都是坚持
住在杰佛生镇的不受欢迎的外来者。莉娜和伯顿两个女性大约同
时怀孕，但个性、观念、境遇完全不同。这些对置、对比都在以
某种方式默契地配合着别的线索。 

海托华虽然是加在两条主要叙事线索之间的人物，但其所作
所为也与莉娜形成鲜明的反衬：莉娜安详、温和、坚定、充满活
力，招人喜欢，而他晦暗、自我、冷酷，与人隔离。其他如伯顿、
乔安娜、伯奇等人物的塑造也与莉娜产生强烈的反衬作用。人物
之间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关联都使得这部小说充满了无穷的感
染力。 

《极花》却是贾平凹所有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部，且以第一
人称的单视角、内视角来叙事。贾平凹自己解释这一点：“换第
一人称就只能篇幅写小。心理的东西就写短一点。”作品从头至
尾都是表现“我”眼中、耳中、思想中的周围物事和人物，显然
主干是一条线索。不过正如上文提到的，虽然只有一条线，但作
者通过在她的叙述中再插入其他人如黑亮、老老爷以及游离状态
的“我”的叙说使得叙事视角进行转换，相当于从几个不同的限
知视角补充、重申内容，同样形成较为复杂的叙事结构。 

2.2 人物塑造与主题差异 
《八月之光》里的莉娜是个无父无母、跟着哥哥一家长大的

乡村姑娘，虽然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有着健康的思想和行为，
单纯、天真、阳光、乐观、自信、坚韧、宽容，敢于追求自己的

理想。一路上用她的执着和仁德感化了一些人。 
克里斯默斯悲惨的一生是由无人关心和美国社会当时的种

族主义思想造成。无人关心导致他敌对社会、报复心重的性格。
一辈子搞不清自己到底是黑人还是白人，白人鄙视他、厌弃他，
而黑人也不接受他，于是他只好游离在人类圈子之外。 

海托华的悲剧有他自己的原因，也有美国内战和随后重建给
人民和社会留下的后遗症的影响。 

杰佛生镇里的人们保守封闭、对外排斥则是传统道德观念和
宗教教义的清规戒律对社会的影响。 

《极花》里塑造的人物和呈现的状况同样反馈着中国的道德
观念。同为农村姑娘的胡蝶为了弟弟，退学跟母亲进城收捡废品
挣钱，这在是中国常见现象；母亲为了儿女自己省吃俭用，似乎
理所当然；胡蝶从开始的强烈反抗到被强暴后的顺从，再到习惯、
接受、认命，最后到有了孩子后母性本能爆发而留在圪梁村，无
不反映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女性的轻视、压抑、束缚。当过妓
女的訾米虽然性格泼辣，具有独立反抗精神，但同样也是“嫁鸡
随鸡，嫁狗随狗”的认命心态。 

老老爷似乎是个无所不知的智者、圣人、“神人”，虽然他对
胡蝶在很多细节上予以关心、体贴，但他的“谆谆教导”、“循循
善诱”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胡蝶的认知和思想。他就
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代表，也反映出传统道德的
威力—女性始终受男性压迫，受道德约束而成习惯。 

胡蝶被拐卖的原因—崇尚城市生活，想出人头地地扎根城市
的心理和行为体现了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事实。 

三、结语 
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和贾平凹的《极花》分别体现

了两位作家的写作风格和理念，具有共通性，当然也因为不同的
道德文化而有差异。但无论怎样，都不妨碍两位善于写实的意识
流文学、且都爱以自己故乡为创作背景的代表作家于多种写作手
法中倾注对故乡的爱恨交织的深切情感，完成自我超越，给予读
者丰富的阐释空间和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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